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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轻轻告诉我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益

踏上鼓浪屿时，日头正盛。
走到海边，抬眼看天，是晃眼的日光；

低头看地，沙滩泛着细碎银光；远望海面，
寂静无波，海水蓝得让人沉醉。

海风像薄烟，像柔丝，带着淡淡的咸
湿气息，悄无声息地拂过面颊。它温柔得
像初恋的呢喃，缠缠绵绵绕着肩头；又暖
得像母亲的手掌，轻轻抚过发烫的脸颊。
忽然，它调皮地钻入耳畔，絮絮叨叨，要和
我说些岛上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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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厦门诸岛，尤其是鼓浪屿，曾

是白鹭的家园。这便是厦门被唤作“鹭
岛”的缘由。

白鹭？莫不是儿时乡下常见的白
鹤？海风蒙住我的双眼，不由分说带我穿
过时光的薄雾，坠入一个诗意的清晨。晨
光里，一群群白鹭翩跹起舞，有的三两追
逐，嬉戏打闹；有的贴着水面掠过，叼起一
尾尾游鱼，漾开圈圈涟漪。洁白的翅尖划
破渔舟出港的黎明，鹅黄的长喙迎着染红
海湾的朝霞，鸣声清亮，洒满海港。日暮
时分，它们便成双成对，踩着浪花踱步，迎
接满舱鱼虾、扬着白帆归来的渔船。不多
时，夜色漫上来，它们收拢翅膀，栖息在密
林的枝丫间，伴着海浪的轻响，沉沉睡去。

海风将我从沉醉的幻梦里摇醒，又牵
着我的手，踏上一叶扁舟。小舟轻摇，顺
着历史的长河，缓缓驶向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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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低声说，这座被称为“华夏之门”

的鹭岛，曾出过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为
了纪念他们的功绩，鼓浪屿上立着两座雕
像：一座是郑成功，另一座是戚继光。

郑成功的雕像，正对着台湾方向。他
身披铠甲，目光如炬，俯瞰着海峡对岸的
宝岛。我站在雕像下仰望，心潮翻涌。这
位大明将军，此刻在想些什么？或许，他
正回望当年金戈铁马的岁月——亲率两
万五千名将士，驾着数百艘战舰，鏖战九
个月，逼得荷兰总督揆一签下降书，让漂
泊的宝岛重归祖国怀抱。如今，他仍在遥
望海峡，眼里熬红了血丝，心中波涛激荡，
盼着祖国统一的夙愿早日实现。

不远处的毓园入口，便是戚继光的雕
像。他戎装佩剑，英气凛然。从前，我只
在课本里读过这位抗倭英雄的故事，此番
身临其境，听着讲解，才懂他何止是抗倭
名将，更是明朝的军事奇才，功绩不输岳
飞、霍去病。

你可知道，当年倭寇有多猖獗？
1555年，仅有53名倭寇，从绍兴登岸，接
连攻破数座沿海城池，烧杀抢掠，无恶不
作。三千明军竟不能抵挡，南京守将吓得
紧闭城门，不敢出战。为何倭寇如此凶
悍？只因这群亡命之徒，不仅个个身手狠
辣，更擅协同作战。沿海告急的文书传到
京城，嘉靖皇帝震怒，一口气撤了27名沿
海官员的职，任命年仅28岁的戚继光领
兵抗倭。戚继光从义乌农民争夺矿山的
械斗里窥得门道：切身利益最能唤醒人的
血性与勇毅。于是，他从这群悍勇的农民

里，精选四千人，组建了“戚家军”。他大
刀阔斧改革：从军饷到赏罚，从兵器到阵
法，无一不精雕细琢。参军者，家中赏银
三两，每月俸禄十两；斩得一名倭寇，奖银
三十两；若战死沙场，不仅抚恤金优厚，家
人还能分得田产。而军法更是严明：临阵
退缩者，立斩不赦，且全家充军。他的儿
子戚印，只因战场违令，便被他按军法处
斩，毫不徇私。针对倭寇锋利的倭刀，戚
继光发明了专克其短的狼筅（一种特型长
兵器）；针对倭寇三人一组的作战方式，他
独创出七人协同的“鸳鸯阵”。经过一番
魔鬼训练，戚家军脱胎换骨，将士们个个
悍不畏死，进退有度，攻防自如。花街一
战，戚家军歼敌千人，自身仅损三人；此后
九战九捷，杀得倭寇哭爹喊娘，要么仓皇
逃窜，要么跪地投降。尤其是莆田大战，
歼敌两万人，己方仅伤亡两百人。经此一
役，沿海倭寇被肃清殆尽。嘉靖皇帝大
悦，下诏擢升戚继光为福建总兵，官至一
品。面对这份荣耀，戚继光只淡淡说了一
句：“封侯非我意，惟愿海波平。”

郑成功与戚继光，以倚天仗剑造型，
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青史之上。

此刻，我终于懂得，厦门赢得“华夏之
门”之美誉，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先辈们
用血肉之躯筑起的屏障，是无数英烈用滚
烫热血熔铸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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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风与浪是一对亲密的姐妹，那么

岛与屿，便是一对并肩的兄弟。鼓浪屿因
小而得名“屿”，可小也有小的妙处，小而
精致，藏着数不尽的惊喜。

海风又引着我，走进鼓浪屿的山林深

处。它说，这里长着一种树，名叫火焰树，
开的花，便叫火焰花。这花，被人称作“冬
天里的一把火”，性子格外鲜明。有人嫌
它畏寒，有人说它喜肥，就连厦门选市树
时挑了凤凰木，选市花时选了遍地可见的
三角梅，也没将它列入其中。放眼中国沿
海城市，竟没有一座城市将它选为市花，
遥远的加蓬共和国却奉它为国花。可火
焰花从不在意这些，它不自卑、不抱怨，独
自活得热烈奔放，凭着“行走的太阳”这个
雅号，活得骄傲自在。它把热情与光明洒
向人间，把信心与忠诚藏在花蕊里。

火焰花是太阳神送给人间的礼物，象
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精神。它总是
开在树梢顶端，将枝叶都抛在身下。要看
清它的真容，不能站在树下抬头望，得寻
个高处，远远眺望。一簇火焰花，就是一
支燃烧的火把；一树火焰花，便是一抹轻
盈飘逸的红霞。

我心头忽然一亮：这红绸般舞动的火
焰花，不正是厦门的根脉所在吗？它红得
像飘扬的国旗，天长地久，忠贞不渝，把滚
烫的理想融进澄澈的蓝天；它美得像落地
的云霞，历经岁月更迭，把坚定的信念深
深扎进大地；它是英雄的化身，不屈不挠，
花瓣是跳动的火苗，花香是炽热的衷肠，
燃尽凛冬的寒意，只为迎接春晖的到来；
它是生命的舞者，花蕊是燃烧的火苗，昂
首呐喊着生机。它在枝头绽放璀璨，在大
地扎根从容。不惧狂风巨浪，兀自巍然挺
立。它与太阳并肩而立，把光明、温暖与
热情洒向人间，也把青春、朝气与希望，种
进每个人的心田。

朝阳跃出海面，白鹭振翅翱翔，海风
鼓起船帆，海浪化作船桨。鹭岛，这艘新
时代的巨轮，正满载着豪情与壮志，劈波
斩浪，向着深蓝扬帆远航。它正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走向崭新的辉煌。

只因为，这是一座浸着英雄血脉的
城，一座守着英雄传承的城；这是一座被
山海滋养、被信念照亮，浴火重生的“海上
花园”。

冬日的晨光穿透薄雾，在江津群山间
织就一片流动的青纱。我们沿青石小径
向石佛寺遗址行去，山风裹着松涛与溪
鸣，似在耳畔低语着千年的秘事。

石佛寺藏于圣泉街道的层峦叠翠中，
背倚高家坪的苍劲山影，面朝长江的浩荡
波光。小径两侧枫树正染赭红，溪涧在石
间淙淙低吟，时光在此仿佛被按下了慢放
键。70年前，这里是江津县城连接双福
与走马的茶马古道要冲，行人、轿夫、马帮
商贾曾络绎于被岁月磨出凹痕的青石板
上，石佛寺的炊烟便在往来身影中升腾。
如今古道湮没于荒草，唯有断壁残垣，在
考古探铲下重见天日。

石佛寺遗址的发现，始于20世纪80
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彼时仅见雕刻
水月观音与五百罗汉的摩崖巨石。2019
年，江津区文物部门联合重庆市文化遗产
研究院启动考古发掘，这座晚唐五代至明
清时期的古刹，终于掀开了尘封的面纱。
元代鼎盛时，它香火炽盛，号称“西蜀第一
禅林”，却在元末毁于战火；明代正统年
间，一田禅师主持重修，山门、钟楼、斋堂、
正殿等次第复建，明初工部尚书、江津人
江渊曾题诗“古佛禅院”；至清乾隆年间，
碑刻已见“庙宇倾颓”“石佛寺遗址”字样，
后因地质变动深埋地下。直至近年，它以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姿惊艳世人。
遗址分布面积达3万平方米，四年

间，4600平方米发掘区渐次揭开面纱：建
筑基址、摩崖造像、墓葬遗存层层叠压，如
一部摊开的立体史书。更奇的是，这座古
刹竟由三个朝代接力完成，堪称建筑史上
的奇迹。

踏入核心区，四块天然巨石拔地而
起，寺庙依石而建，造像、碑刻、基址皆与
石共生，宛如天地雕琢的神龛。其中五号
砂岩巨石最为震撼：高约10米、长30米、
宽50米的庞然身躯上，四百五十余尊罗
汉或坐或立，千姿百态，衣袂翩跹。虽多
数头部被损毁，但残缺的躯干仍透出匠人
的虔诚——有的合掌诵经，有的拈花微
笑，连衣纹褶皱都似随风微动。

巨石四面八龛造像最是动人。千手
观音的臂膀虽已模糊，但慈悲垂眸之态仍
可见；九龙浴太子浮雕里，幼童戏水的灵
动跃然石上。文管所长王世俭指着水月
观音笑道：“你看这镂空飞天的飘带，简直

要挣脱石壁飞去！”细观之，飞天裙裾的卷
云纹纤毫毕现，仿佛下一秒便会乘风而
去。

这些造像能逃过“破四旧”劫难，全靠
一位守庙人的智慧。当年巨石旁的老农
搭棚而居，日日以柴草覆盖佛像，既遮风
雨又掩耳目。“菩萨显灵啊！”王所长感慨，

“都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可石头菩
萨偏活了下来。”如今几龛完好无损的东
方三圣像，眉眼含笑，似乎仍在守护这片
土地。

沿指示牌深入，宋代寺庙格局渐次清
晰：前殿宽30米，后堂深14米，天然巨石
被巧妙嵌入梁柱之间。这种“因石构寺”
手法在南方罕见，重庆仅此一例。四号石
地宫更显玄妙——甬道幽深，宫室森严，
石函铭文记载着历代修缮往事，仿佛能听
见僧侣诵经的回声。

先人融“山、水、城、寺、石”为一体，成
就了“奇石见古寺，寺在山水间，城寺两相

依”的独特人文景观，令今人叹服。
夕阳西斜时，我们驻足遗址高处远

眺。长江如练，古城若隐若现，山风掠过
残存的石柱，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九百余
件出土文物静展于侧：唐代莲花瓦当、宋
代瓷碗、明代碑刻……每件都在诉说石佛
寺的千年兴衰，为研究西南佛教史、宗教
史、美术史、建筑史提供了珍贵实证。

此次采风，竟在家门口完成了一场千
年穿越，看香火重绕、晨钟暮鼓，我心潮难
平。

“将来这里会建成考古遗址公园。”王
所长望着搭建好的防护棚，“让现代人也
能触摸历史。”暮色中，残缺佛首与完好造
像在光影中交替浮现，千载时光在此折
叠。

归途回望，山间薄雾渐起，石佛寺的
轮廓若隐若现。忽有所悟：所谓“沉睡与
苏醒”，非肉身复活，而是文明记忆的重新
定义。当指尖触到冰凉石像时，便是跨越
千年的对话。

石佛苏醒处，千年一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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